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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这些““吃吃””的真相得从很久以前说起的真相得从很久以前说起

“我们的用餐习惯不科学，应该向
日本人学习分餐制，更文明和卫生。”

“谁说的，分餐制度中国古代就有了。”
“现在的人滥食野生动物才引起

了这么多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古代
人总是狩猎，吃野味的陋习是不是从
古时候传下来的？”

“听说古中医典籍里就有吃猴脑
补人脑、吃熊胆补人胆一说，所以才有
人去吃野味，这也是中医食疗学的特
色之一。”

疫情期间，有关疫情衍生出来的
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引发了诸多讨
论，其中一些与“古人”“传统”“中医”
等关键词有关。为此，北京青年报特
别邀请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系
的林殷教授先博古再论今。

分餐制真的起源于日本吗？

分餐制是网友对疫情的几大思考
之一。有人指出，国人现在的共餐制
容易造成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建议大
家学习日本，采取分餐制。分餐制真
的是日本开创的吗？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是同源的，很
多风俗习惯来自中国，在日本有了新
的发展变化。分餐制是华夏老祖先的
传统，随着时代更迭，被遗失在历史
中，而近邻日本和韩国至今还保留
着。先讲讲祖先分餐制的故事。

“举案齐眉”的案其实是食案
形容夫妻恩爱的成语故事“举案

齐眉”说的是东汉隐士梁鸿每天干完
农活回家，妻子孟光都恭敬地把饭菜
用食案端起举到额前，请其吃饭。“案”
在汉代以前多指盛食品的带腿托盘。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中国分餐制
历史可上溯到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
化时期。1978年，考古人员从山西襄
汾陶寺文化遗址里，发现一些用于饮
食的漆制木案，长约1米，宽约30厘
米，把食案历史提到公元前2500年左
右，也指示了分餐制出现的源头。

《夜宴图》和《水浒传》中的分餐制
从《韩熙载夜宴图》和《水浒传》描

述可知，起码唐宋年间，分餐制在日常
生活中还有一席之地。

南唐后主李煜派画家顾闳中考察
中书舍人韩熙载的夜生活，顾氏以《韩
熙载夜宴图》交差：韩熙载和8位贵族
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面前摆
着几张小桌，每人面前放有相同的用8

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放着
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说明这场夜
宴是分餐制。

《水浒传》第170回写到礼部侍郎
张叔夜设伏打败宋江后，奉诏招安梁
山众好汉，宋江设宴款待他时，还是各
坐各位。可见此时分餐制依然存在。

合中有分：《红楼梦》中的“布菜”
明清之后，合餐制成了主流，但仍

有分餐的影子。
《红楼梦》第41回，刘姥姥二进大

观园，贾府设宴招待，“薛姨妈又命凤
姐儿布个菜儿”，凤姐夹了块茄鲞送给
刘姥姥。贾府平素吃饭也是这路数。
第3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吃饭
时，贾母、王夫人和众孙女入坐，媳妇
辈的李纨和凤姐站在桌旁给她们夹
菜，“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由古
代礼仪可知，布菜之人不入席，所用食
具如筷子相当于公筷。

吃熊胆补胆？以形补形不靠谱

除了猎奇，有些人吃野味的心理
在于想要“以形补形”，即吃野生动物
的某些器官组织，以期达到补益人体
相关器官组织目的。如吃熊胆补人胆
等。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这是中医
食疗学的特色之一，但笔者检索相关
文献，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吃野味“以形补形”非“中国特色”
媒体报道，吃蝙蝠和穿山甲不只

中国有，泰国、印尼、非洲似乎都有人
好这口。从世界医学发展史看，“以形
补形”不是中国特色，其他地区的古人
类都有类似做法。意大利著名医史学
家卡斯蒂格略尼介绍，原始人普遍认
为食用动物内脏会对人体有好处。法
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吞
食或外用杀死的动物的内脏以治疗相
应脏器疾病的神秘观念，促成以脏补
脏的做法，曾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过。

中国也不例外，但古代中医真的
一边倒地鼓励“以形补形”吗？否。

首先，古医籍里既有“心补心”“肺
补肺”“肝补肝”“肾补肾”之说，也有

“肠伤肠”“髓伤髓”“血伤血”之论。“肠
伤肠”指烹饪不得法或食用过多导致
腹泻。“髓伤髓”最初指吃羊和猪等动
物脑髓会导致男子性功能障碍甚至生
育能力下降。清代医家章穆指出，所
有家生、野生动物的脑髓都损人。“血
伤血”则指多吃动物血会导致腹泻。

“以形补形”，古今有别
以现代坊间流传的“以形补形”说

法分析，发现不少属今人发挥。如“以
皮补皮”，也是现代人知道了胶原蛋白
对保持皮肤弹性作用后的盲目附会。
古医籍中记载猪皮性凉味甘，功效在
于“清虚热、治下利、心烦、咽痛”。古
籍中能“悦泽皮肤”的是动物油脂如猪
油、羊油，如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说以猪油“作手膏，不皲裂”。

“以血补血”恐怕也是现代人的附
会。古人食用动物血主要是为止血和
解毒。如以清酒炒猪血治疗便血，“猪
血，主卒下血不止，美酒清者和炒服
之”。生饮野生鹿血似乎和补血“沾
边”，但鹿血和鹿茸、鹿角一样，都以温
补见长，只适合于虚寒体征者，鹿“其
茸、角、鞭、血皆主温补下元，惟虚寒之
体宜之”（《随息居饮食谱·鹿》）。可见
喝鹿血并非人人皆宜。

熊胆“养生”，古无先例
6年前，笔者让研究生做过学位论

文，发现在古代真没熊胆“养生”这回
事。熊胆汁不只含有胆汁酸、胆色素
等成分，也有可能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服用熊胆养生的民俗不宜提倡。不仅
熊胆养生不宜提倡，服用其他动物胆
汁以养生者也应禁止。

通过野味“以形补形”，中外历史
上都有过，如今还执迷就害己害人了。

别逗了，古人也不提倡吃野味

疫情发生以来，滥食野生动物对
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引发
热议。乱吃野味被推到舆论枪口，让
笔者想起魏晋时期的一段议论。

王叔和：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
魏晋医家王叔和曾说：“食不欲

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
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
后魏学者张湛在《养生要集》中也全文
引用了王氏所言。类似说法还见于西
晋张华的《博物志》和南北朝陶弘景的

《养性延命录》，“杂食者，百病妖邪之
所钟。”这二位的话更狠。“杂食”在此
指吃的种类太乱，超出既往经验范围，
食性、毒性都不知道，容易撞上不洁之
物而得病即“有所犯”，当场就撂倒您
或过了潜伏期找后账。

“食不欲杂”不是让人专吃一样食
材。中医不主张偏食，最早的膳食宝
塔出自《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
以补精益气。”“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五谷、五果、五畜和五菜都是人工栽
培、驯养。换言之，魏晋文人和医家厌
恶的“杂食者”是常吃野味的主儿。

为何上述4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学者异口同声反对“杂食”？从挑头的
王叔和说起，他在中医史上的最大贡
献是整理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卒病
论集》，使之得以流传至今。
张仲景：“伤寒”是“卒病”“不治”多“死”

张仲景说他因族人暴死于瘟疫而
学医，全族200多人不到10年就剩60
多口，什么病有如此高的病死率？是
突发的“伤寒”病。此伤寒不是现代感
染伤寒沙门菌所致的肠伤寒，而是感
受寒邪所致之病。这是时令杂病还是
传染卒病？如为前者，《伤寒论》里不
会撂下那么多恐怖的“难治”（17处）

“不治”（15处）和“死”（93处）狠话。“伤
寒卒病论集”中的卒可通猝，有突发、
忽然意，如脑中风又称脑卒中。

曹植《说疫气》中，也形象记叙了
当时的瘟疫灾难：“建安二十二年，厉
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
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有学者从发病季节、临床表现、传
染范围、传染途径和病死率等分析，东
汉流行的“伤寒”“厉气”，可能是鼠疫
和流行性出血热。

可见，王叔和等人众口一词的“食
不欲杂”，也是大疫后痛定思痛的切肤
感言。“虽搞不清伤寒的来龙去脉，但
直觉和灾荒年间饥不择食，吃了不该
吃的东西有关。”

陆游：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
唐宋正统饮食观限定肉食种类，

不吃野生动物。这从南宋陆游晚年写
给族人的《放翁家训》中可见一斑。

首先，人和万物应当互不为害，
“人与万物，同受一气，生天地间，但有
中正偏驳之异尔，理不应相害。”其次，
早些年间人吃野兽是为生存，“上古教
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
今之多，故以补粒食所不及耳。”日常
肉食中只应吃羊、猪、鸡、鹅等，“今欲
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牛耕犬
警，皆资其用，虽均为畜，亦不可资），
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
断，庶几少安吾心。”对专吃山珍野味
猎奇者，陆游嗤之以鼻并规劝族人不
可效仿：“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
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

灾荒年间吃吗？再看看明代朱元
璋第五个儿子朱橚编的《救荒本草》。
该书专为灾年平民食用而作，收录414
种野生植物，一个野生动物都没有。

顾仲：“餔餟之人”和“滋味之人”才
是“养小以失大”

清代医家顾仲写了本养生食谱
《养小录》，把饮食之人分成三类，一类
胡吃海塞，“餔餟之人：秉量甚宏，多多
益善，不择精粗”；一类猎奇乱吃，“滋
味之人：求工烹饪，博及珍奇，又兼好
名，不惜多费。损人益人，或不暇计。”
这两类人确是“养小以失大”。真正讲
究吃的是“养生之人：务洁清，务熟食，
务调和，不侈费，不尚奇”。顾仲所言
极是。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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